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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十個月中，本研究除了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與閱讀外，就是將身體

史學的分析進路和力道具體表現在《身體與政體：蘇維埃的身體，1928-1937》

的書寫和修改中。同時，如同計畫書中預計的進度，我也針對日治時期台灣身體

經歷的軍事教化發展，進行初步的撰寫工作，目前已經完成一篇四十頁的初稿。

由於本研究的進度還不到可以「離史而言理」的狀態，而我也儘量避免進行空洞

的陳述，因此相關的討論還是會緊扣歷史來辯論。我希望透過具體的觀察和事例

分析，來鋪陳我對身體史學的反身思考。在這篇期中報告中，我將以《身體與政

體》(已通過審查，將由聯經公司出版)的部份觀點做為內容，說明我對身體史學

的反身觀看。日治之後的身體考察將持續進行，並成為未來一年經驗反思身體史

學的重要線索。 

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討論蘇維埃的革命，我在乎的不是政權的更迭與階級關係

的更動。這個一般以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來稱呼的動作，不是這裡要討論的課

題。雖然在一般的革命研究中，政權的更替和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以及社會剝

削關係如何因為革命的誕生而產生實質改變，經常是這些論述的主要內容，但這

種以政治權力和階級關係為焦點的討論並不是我想要遵循的取徑。這個方向的修

正無意否認政權的誕生和階級關係的改變，通常都以大規模掠奪個人身體做為發

展條件，但這些重心的置放卻容易忽略掉，革命對身體的「應然」宣稱，究竟對

身體造成甚麼實質影響。而身體的實然存在，又對革命產生甚麼抑止和消磨作

用。這些關乎革命發展與成敗的因素，是討論革命時不能忽略的因素。這個看重

沒有否認革命的發生和演變，還牽涉到許多結構性、外在性與國際性的原因存

在。在本研究的討論中，我將盡量把這些因素擺置在革命的進程中來陳述，並顯

現它們對身體的牽制和影響。 

如果說革命的發生必然隱含一個「應然」與「實然」的宣稱，甚至它本身就

是「應然」對「實然」的強制與凌駕，我們顯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

麼有些人會選擇走上革命之路，有些人卻從中逃逸？這個問題其實不會有一致的

答案，而每個人也不見得只以一種理由來決定自己的路向。走向革命或拒絕革



命，在不同的個人、團體或階級身上，都有不同的理由和考量。這裡並沒有共同

的標準－如馬克思所宣稱的階級利益－可以做為最後判準。而「應然」也不見得

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標準。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想打破一個迷

思，即一般認為社會革命比政治革命來得具有群眾基礎和群眾跟從性，而且這種

跟從性還可以用階級來區隔和名稱之。當然，就革命的發生來說，被革命者(如

地主與布爾喬亞階級)通常會因為既得利益的受損，而反對和拒絕革命。這個現

象在各個政治和社會革命中都可以看到。但這種利益與行動的一致，卻不一定會

在革命者，和革命者所處在的階級成員身上顯露出來。在利益從來就不是只有一

種，而存活的人又陷在各種慾望和想像的交織鞭策下，我們實難假定社會革命必

然會因為它的階級屬性，就產生普遍號召力。 

因此，比較貼合現實的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樣，都隱含一定的內聚和

離散力量。政權的腐敗和國權的受損，乃至階級剝削關係的惡化和社會不義，都

可能增加革命的情緒與道德條件，使革命成為內聚力的延伸。但與此同時，革命

的「應然」宣稱和強制排他性格，以及個人的利益考量，也會讓革命隱含離心力

量。這個正當性的建構和離心力量的發揮，是同時存在在革命的過程中。有些時

候，前者甚至還是後者所以出現的原因和條件。因此，在考究革命的開展時，我

們不能把眼光只置放在革命的性質和正當性上。在進行因果探查時，我們必須把

革命內含的離心條件，以及產生這種離心條件的原因列入考慮，才能對革命有深

入瞭解。當然，在做這個考察時，也不能忽略諸多客觀因素對於革命的支持和限

制。這個多因的觀察和反化約的分析，是本研究希望達致的目標。 

這個對於革命和身體的好奇，沒有暗示革命是造成近代中國身體演變的所有

因素。這種推估無疑不符合事實。因為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出現在歷史舞台

前，身體就已經因為現代時間的引用，學校和勞動體制的改變，以及刑律和民律

的制定等，而在作息、勞動和權利的伸張上產生一定的改變。現代兵器和軍事訓

練方式的引進，以及尚武精神的講究，也讓肉體和紀律產生道德上的聯繫。這個

前所未有的發展也是我們在考察近代的身體發展時，必須計及的成份。與此同



時，從嚴復以降對於民智和民德的鼓吹，以及新民論述的出現，也讓國民精神和

體能素質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至於女學的講究和天足會對婦女裹腳的批評，更

是前革命時期身體改造的主要重點。這些時程不一與散落各處的發展，說明身體

與革命的交互影響其實是十分晚近的事。它不是長期或普遍存在於中國的歷史現

象。 

也在於身體有著早於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變化，因此在考慮革命與身體的

關聯時，就不能忽略既有身體發展對於革命可能產生的刺激和牽制。特別當革命

是以激烈手段來改變既有秩序與生活方式時，它所造成的身體衝擊就更值得注

意。當然，在強調這些歷史變革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成份對於革命可能產

生的強化或反作用。這個雙面的影響是我們必須加以留意的發展。這裡我要陳明

的是，蘇維埃革命雖然因為它的階級革命屬性，使它不能把既有的，特別是從西

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的思想、學制、法律和勞動體系，當做是既成的體系來對待，

甚至這些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遺跡，以及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和生產關係，就

是它要推翻的對象。不過在做這番考究時，我們也必須注意，蘇維埃革命並不是

以全面否定的態度來面對既有的身體生成。例如，它雖然批判資本主義對個體身

體的剝奪，卻毫無保留地沿用鐘點時間，並使其成為各種學習、勞動和軍事操演

的時間計算方式。這種對身體的時間治理，就是複製自資本主義的身體管理方

式。另外，它對婦女身體的解放講求和對人民身體的紀律要求，也因為革命的需

要而有徹底的表現。這些延續的發展和對身體的紀律化操控，雖然沒有降低蘇維

埃革命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卻讓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革命與

身體的關聯發展。 

在約略討論身體的近代發展與建構論的盲點後，我將把焦點置放在對蘇維埃

革命的檢討上。與其他以解放為名的革命相似的是，蘇維埃革命也面對一個內在

的善意難題。這個從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就存在的問題，並沒有隨著革命偉

人的消逝，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現就聲銷跡匿，反而因為革命的進行變得棘手難

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解放一旦成為革命的道德基礎，這個「人回歸人，



人成為人」的訴求就會變成革命的最後目的。相對產生的，則是對異化勞動和剩

餘價值分配關係的挑戰。這個階級解放的立場讓馬克思可以宣稱資本主義的生產

方式和政治統治，皆為非人化的歷史過程，因此必須加以否定和推翻。置諸到個

體的層面上，這個否定將以個體的自由，或者說去除異化和物化的狀態，做為實

踐的對象。這個道德訴求無疑具有一定的善意。然而，弔詭的是，解放的實踐也

必須以人的工具化做為條件才能實現。這種身體的政治調動和經濟使用，在無產

階級的革命中幾乎是歷歷可見。它的發生和顯露的操控，讓解放變成一個矛盾的

過程。在蘇維埃的革命中，這種善意的弔詭幾乎與革命的發展同始終。它甚至也

是各種暴力，如對地主與富農的清算，對貧農和僱農的徵發等，所以師出有名的

原因。共產黨人或許能夠以「必要的過渡階段」來名稱這種矛盾，但它所顯露的

悖離卻如影隨形地跟著革命而存在，甚至侵蝕革命的理想。 

以身體做為思考和分析主軸，可以讓我們對歷史有不同於以往的認識。最明

顯的是，除了將人擺回歷史來觀看外，它的關聯思考也可以把原來屬於散落，甚

至被不同學科所佔據和割裂的歷史重新連結在一起。這個走脫學科本位和分析的

努力，可以讓我們不再以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學科分際，

來切割和觀看歷史。這個跨視界的思維和疆界破除，是浮現新討論必要的過程。

當然，把身體當做分析範疇，需要一些概念和策略配合才能進行，而且這部份也

不能經由類型學的分析來進行。類型學的討論可以讓我們在功能或行動的層面，

理解身體與社會的關聯，或者身體與個體行動的關聯。Bryan Turner和 Arthur 

Frank對身體進行的類型劃分，已經顯現這種理念類型建構具有的分析力道。這

些站在社會或個人層次上的分析，雖然昭示出身體的多樣性，卻無法彰顯出身體

與社會的動態發展關聯。在凍結歷史脈絡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看到身體的現實遭

遇，和歷史如何因為身體的諸般運作和抗拒，而產生未預計的結果。這個交互發

展和造就的結果，只有緊扣歷史才能理解，而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建構論的立場，

即身體是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和結果，抱持謹慎態度的原因。這個聲稱沒有否認

身體的社會建構面向。但在承認這個建構成份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需求和



自然慾望－這些被建構論排除的成份－對社會建構產生的抵制和修正作用。這個

拉鋸過程和產生這個拉鋸的原因，將提供我們一個認識蘇維埃革命的新進路。 

當然，以身體的存在和遭遇來觀看歷史，它的解釋能力必須受到謹慎對待。

因為不是所有的歷史都可以透過身體來解釋，也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和趨勢

(conjunctures)都以身體做為發生條件。這個關聯性是身體研究，特別身體史學，

必須具有的警覺。提出身體的流動特質主要是讓我們意識到，身體與歷史的流變

一直是處在互為因果的關係中。兩者之間並沒有誰必然為因，誰必然為果的順

序。事實上，沒有身體的行動和慾念投入，歷史將變成沒有意義的過程。這就好

像沒有歷史的先行存在和現實囿限，身體的動能和抗拒將無從展現一樣。兩者都

不能缺少對方而獨立存在。這個互為因果的問題是討論身體流變時，不能忽略的

課題。而從蘇維埃的革命過程中，我們也將看到這場為時十年的革命，究竟對身

體產生甚麼干預和影響。這個交錯著解放、干預和反抗的歷程，清楚表現革命與

身體，或者說，歷史與身體的關聯究竟如何。 

 

 


